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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车祸———噩梦的开始
“她是出了车祸被交警送到医院来的。”对

病床上的李德容十分熟悉的副院长沈晓波说，
“当时情况挺严重的，送过来后就立即动了手
术。”

李德容如今的惨状源自
0

月
/7

日的一场
车祸。当日

89

时
82

分许，李德容驾驶电动车从
蓬街镇向金清镇方向驶去，在金清镇新中村一
道口与醉酒且无证驾驶燃油助力车的贵州小伙
小邓发生碰撞。当场，两人均受伤。

记者从交警大队省道中队获悉，事故现场
位于椒金线

87:;<.22;

处，道路宽
7

米，中间
划有黄虚线，属于机非混合道路，其西侧设有一
道防撞护栏，但有一个宽约

.'0

米的道口，交通
环境较为复杂。

在事故现场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路面
上有李德容受伤后留下的一滩血迹，殷红的鲜
血和倒翻在地的车辆诉说着这场事故的惨烈。
参与事故处理的交警说：“事故现场的血迹面积
较大，人员受伤十分严重。事后，根据调查取证，
发现小邓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且醉酒驾驶燃
油助力车上道路行驶时，对电动自行车的动态
注意避让不够是导致车祸发生的主要原因，小
邓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但李德容也对助力车的
动态注意避让不够，也需负本次事故的次要责
任。”

病情严重———噩梦中的一道伤
从医多年的曾辉在救死扶伤的生涯中见多

了病情严重、情况危急的病患，在他的救治记忆
里，李德容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病例。

“接手李德容的时候，她神志不清，头部外
伤处还在流血，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曾辉说，
“当时李德容的心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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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分，双侧的瞳孔散
大固定，光发射消失，而且右耳出血情况严重，
肌张力高，四肢无活动，格拉斯评分为

=

分。受
伤情况相当严重。”经过详细的检查，医生诊断

李德容为重型颅脑损伤，决定立即进行全麻行
下行左额头顶部硬膜下坏死脑组织清除去骨瓣
减压术。

此时，李德容孤身一人，家属无一人在场，
只有交警与医生在其身旁。

为了挽救李德容的生命，医院开通绿色通
道，在无任何医疗费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进行
抢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李德容的手术顺利
结束。

“左瞳孔
='1>>

，右瞳孔
/'2>>

，光反射迟
钝，自主呼吸不明显。”听着护士的检查结果，曾
辉稍微舒了一口气，至少李德容的病情得到缓
解。

靠着呼吸机维持呼吸，消炎、脱水降颅压、
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对症处理需要紧紧跟上，
医生、护士每日定时巡查、对症下药，

0

日后，李
德容恢复自主呼吸，但仍处于昏迷状态。

时间从来不会为谁停滞，昏迷的李德容病
情反反复复，期间，曾照顾她的哥哥离开，不知
情的她只能在护工的护理下艰难地活着。

7

月末，李德容一直紧闭的双眼睁开了，但
是这双大眼却没有往日的神采，只剩茫然。

9

月，李德容的意识仍然没有恢复，对外界
的人事物没有任何反应———植物人的诊断成
立。

淡漠感情———噩梦中的另一道坎
卧病在床，身边总会有亲人相伴。但是，这

对李德容来说却是一种奢侈。在李德容的病房
床头柜上，一个内装消毒棉花和器械的不锈钢
罐子就是全部摆设，不像其他病房的病患床头，
摆满漂亮的鲜花、新鲜的水果或是各类滋补品，
也不像其他病患身边围着家人、爱人或者儿女。

难道李德容从小是个孤儿？当然不是。
老家在四川内江市的李德容虽然双亲已经

不在，但却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她是家中的
老幺，颇受疼爱。在多年前，李德容嫁给了蓬街
镇的一位梁姓男子，并育有一子，今年已经

8/

周岁。令人遗憾的是，在
/

年前，李德容因与丈
夫感情不和离婚了，儿子由丈夫抚养。

有众多亲属的李德容此时却面临无亲人照
顾的情况，说起来颇让人费解。沈晓波说：“只有
李德容刚出车祸那会他哥哥在医院呆了一段时
间，后来就走了。我们也打过他哥哥的电话，但
是经常接不通或无人接听，即使通了也是敷衍
几句，很少过来。”

在医护人员的记忆里，李德容的哥哥仅仅
在医院照顾了

09

天就以家中有事离去，之后隔

一两个月来看妹妹一次。在李德容的护工郑万
琼的印象中，李德容住院期间，来看望他的人屈
指可数。郑万琼告诉记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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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开始照顾李
德容后，她哥哥就不曾来过医院，反而是李德容
的公公（前夫父亲）带着孙子来医院看她，在

.

月时，一个中年妇女也带着李德容儿子来探望，
另外是在几天前，有两个从上海过来的老乡。
“她儿子来了两次，每次刚走进病房就跑出去
了，说自己怕。老乡则在上午说下午买点东西再
来，结果再也没有踪影。”郑万琼说。

随后，记者致电李德容哥哥李德富了解情
况，幸运的是电话接通了，但在获悉记者身份
时，他直接说自己家里经济条件困难。“我们都
是农村的，条件差，没有钱给她治病。车祸那天
我一接到电话就从玉环赶到金清了，当时已经
晚上

82

点了，她正在做手术。”李德富说，“这边
只有我和两个妹妹，幺妹出事后，我立刻赶去
了，没想到伤得这么严重。我们也想把她治好，
但是没有钱啊。”

李德富一直在说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医疗
费，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燃油助力车驾驶人
小邓的身上，但小邓根本拿不出赔偿费，在入院
治疗几日后就偷偷溜出医院，不见人影了。“其
实，不是不照顾她，我自己是在工地里着找点建
筑活做做，都是临时工作，根本无法稳定下来，
也抽不出时间去专门照顾妹妹。即使她现在情
况好转可以出院，我们一没经济条件供她治疗，
二没精力、人手照顾她。”李德富如是说。

为了帮助李德容找条出路，记者找到李德
容前夫即梁家所在的村。“他家没有人在家的，
全部出去打工了。”在询问梁家具体地址时，同
村的村民直接告诉记者不用过去吃闭门羹，“梁
家很穷，祖孙三人就住一间破旧的小屋，挺可
怜。儿子（前夫）可能出海打渔去啦。”在好心路
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梁家，一栋一层楼的小平
房坐落在该村村部西面，用木板搭起的床榻简
单地横在屋内，卧室、厨房、餐厅全部挤在狭小
的房间内。

陌生帮助———噩梦中的一缕阳光
她，是一个可怜人。在路桥第二人民医院，

谈起躺在
=2.

病房的李德容，不管是医生护士
还是护工病患，只要认识或稍知其事的人无不
说她可怜。

每日
7

时
=2

分，护士项丹玲准时来到
=2.

病房，为李德容做口腔清洁护理。“口腔护理只
是一部分，比较繁琐的是吸痰工作和敲背活血。
最近李德容的痰比较多且常带着血丝，容器很
容易满。敲背需要两小时一次，保持身体血液畅
通，不生疮。而且，李德容不能饮食，需要长期插
着胃管，胃管紧贴脸部右侧皮肤，时间久了容易
蹭破皮，现在我们把胃管移到她的左侧了。”

护士长泮青芝也是照顾李德容的医护人员
之一。

9

月
89

日
9

时
=9

分，泮青芝和项丹玲走
进病房，与护工郑万琼一起给李德容翻身，让她
侧躺在病床。泮青芝右手手指紧扣微弯，沿着李
德容的脊柱敲打，整个过程长达

/

分钟。敲背
中，记者看到李德容身上皮肤干净，没有一丝红

肿和发炎的迹象。完成敲背后，三人合力放平李
德容让其躺得舒适些，泮青芝还细心地抚平李
德容翻身时弄皱的病服，整理好胃管和输液管。

鲍金仙是医院的老护工了，她曾给李德容
护理过

8.

天。“我是在她哥哥照顾了
09

天后临
时接手的，当时看到她觉得很可怜。”鲍金仙说，
在进入病房的时候就能闻到恶臭，走近病床发
现床上、李德容身上全是粪便，胳肢窝、背上、臀
部、脚上都开始烂了。“她哥哥一个大男人不会
照顾人，我照顾的那会尿不湿、纸巾，甚至连米
都没有，后来还是医院的护士、好心的病人拿了
些米或者多余的用品来帮助她。”

泮青芝办公室的桌子下面放着一箱重约
/1

公斤的大米，那是医院的护士自掏腰包给李德
容买的。每日，郑万琼都会拿着一个塑料杯子从
这个箱子里取米给李德容做米汤，有时一天需
要取

0

次。泮青芝说：“没有亲人在，李德容连米
汤都没得喝，我们看她太可怜，有时候会买点鱼
汤或牛奶给她补营养。医院里好心的病人听闻
后，也会送些东西给她。”与

=2.

病房相隔几间
的

=81

病房住着一位罗大伯，知道李德容成了
植物人又没亲人在身边的事情后，二话不说让
老婆提了一箱纯牛奶送到了李德容的病房。

目前，李德容只能依靠医院、病友等好心人
的帮助过日子。

巨额费用———噩梦的延续
住一天医院，多一笔开销。自

0

月
/7

日入
院至今，李德容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了一笔巨款。
目前，这笔费用均由医院垫付。沈晓波说：“至

9

月
89

日，总费用已经达到
8=?922

元，不过在
0

月
=2

日和
1

月
8

日，李德容的哥哥分别交了
8722

元和
/122

元，
?

月
8.

日，我们收到交警大
队省道中队向区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管理领
导小组办公室申请的

/2222

元救助金，现在李
德容还拖欠医院

88/722

元。”
拖欠的医疗费何时能够结清？李德福表示自

己无能为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事故的主要责任
人小邓身上，他说：“小邓估计就躲在金清的哪个
角落，希望能早点找到他让他支付医疗费。”

省道中队交警告诉记者，这起交通事故在
?

月下旬已移交区交警大队。不过省道中队在获
悉小邓不见后，就立即与贵州水城县相关部门
联系，关注小邓动向，同时和医院一起向案发所
在地金清镇和李德容原居住地蓬街镇申请救
助，但是由于李德容户口仍在四川内江，申请受
阻，医疗费也就一直由医院垫付了。

“李德容需要的是后期复健，这样可能会帮
助她恢复大半意识。但因为亲人都不在，她只能
一直住在医院。每天产生的费用平均大概

=.2

元，护工费
8/2

元，这还不包括每天供应的牛
奶、米汤等流食，以及使用的一次性尿不湿、床
单、毛巾、餐巾等物。”沈晓波说，“医院压力很
大，李德容的情况长期继续，医院也吃不消。其
实像她的情况已经可以出院，在家由家人照顾，
或者在慈善机构、养老院等地方休养，这对于恢
复会更好。”

拥有或失去一份感情需要多久？恐怕没人能轻易给出答案。可能是短短的一秒，也可能是一辈子。李德

容，在 5个月里得到了真情，却也失去了许多感情。成为植物人的她，失去自理能力的她还有未来吗？

医院“长住客”何去何从？
□本报记者 郑 怡 郑武海 文/摄

有人说，37岁的女人知人情世故，因为 37岁就是 37度，无限接近人体恒温；
有人说，37岁的女人走完了上半辈子，即将踏上人生下半辈子的旅程。但是，李
德容 37岁的精彩却终止在 2012年的 4月 27日。那一天，她失去了自我意识，自
此之后她不得不与床榻为伴，成了医院里的“长住客”。

9月 19日，记者走进路桥第二人民医院的病房，睁着双眼的李德容僵硬地
躺在病床上，高挂的药水缓慢地沿着输液管进入她的体内，对于外人的到来，她
毫无反应。偌大的病房里，只有一名中年护工与冰冷的医疗器械陪伴着李德容一
天又一天。至今，她已在病床上躺了近 5个月。


